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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史话

金富军

扩充大学之用
——清华征用圆明园考究

圆明园是清代著名的皇家园林，它既有中国传

统园林的婉约多姿，又吸取了欧洲的园林建筑形式，

各种不同风格建筑浑然一体，被誉为“一切造园艺

术的典范”和“万园之园”。不幸的是，这一世界

名园于 1860 年 10 月惨遭英法联军野蛮的劫掠焚毁，

以后又经历了多次毁灭和劫掠，最终沦为一片废墟。

清华园毗邻圆明园，前身为熙春园，长期为皇

子分封园林，中间曾为皇帝御园。1911 年，清华学

堂在清华园成立。校名中“清华”即来自地名清华

园。 中华民国成立后，根据教育部“从前各项学堂，

均改称为学校。”的命令， 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

校，至 1928 年改为“国立清华大学”。

随着学校发展，校园面积日益促狭，而一路之

隔的圆明园却长期荒芜，园内文物损毁严重。于是，

学校逐渐产生征用圆明园的想法，一则扩大学校办

学空间，着眼于学校长期发展；二则也可以更好地

保护古迹。但圆明园本身具有的高度文化和政治象

征意义，预示着将其划拨清华不会一帆风顺。

20 世纪 10-20 年代征用部分物件

上世纪 10 年代，清华请管理圆明园的内务府拨

划部分物件给清华使用。

当时，清政府虽然早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已

经十余年，但按照辛亥革命时期袁世凯与清政府达

成并经 1912 年 2 月 6 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通过

的《优待条例》，颐和园与圆明园仍归内务府管理。

要征用圆明园，必须与内务府直接接触。

1916 年初，清华通过外交部，请内务府将圆明

园内部分雕花石块拨给清华，但为内务府拒绝。

1916 年 1 月 14 日，外交部回复清华（17 日到达清华），

称“内务府函称该园石块石柱等项均系应行保存之

件，已饬该馆官员妥为看守，未便拆卸。”1922 年

1912年清华学校规划

国立清华大学 30年代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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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9 日，清华致函内务府，请将圆明园水木清华

旧址太湖石一座（刻有青云片等字）、海月开襟南

岸梅花石碑一座赐予清华。4 月 2 日，内务府回函

驳回清华请求，称“该园此项山石，系属官物，未

便擅动。”这两次对具体物件征用的努力，均告失败。

上世纪 20 年代后，随着清华改办大学步伐加

快，学校面积逐渐不敷使用。1922 年，学校面积

仅为 820 .632 亩，其中清华园 428 . 116 亩，近春园

392 .516 亩。为解决面积不敷使用困难，学校将目

光又一次转向一路之隔的圆明园。

此时的圆明园，由于长期管理不善，古迹损毁、

流失严重。

清华深知征用圆明园的复杂与困难，免费拨与

不可能，直接购买又无资金。为此，学校提出，以

增加旗籍学生名额来换取圆明园。

1923 年 10 月 16 日，曹云祥校长致函总管内务

府事务大臣和野云贝勒载涛， 请将圆明园拨给清华。

信函内容为：

迳启者，查敝校比邻圆明园故址，向由步军统

领保管。敝校教职员、学生时去参观。古迹年不如年，

近更荒废，古迹计已荡然，墙壁亦渐拆毁，倘非加

意保存，难期久远。敝校现正筹备大学，清华园基

址不敷扩充，拟请将圆明园旧址拨给敝校，为将来

扩充大学之地，并可永久保存古迹。惟敝校经费支

绌，不□偿以相当之价值。兹拟以学额为交换条件。

敝校向无旗籍学生，当增学额十名，以宏作育而□

普及。查敝校培植学生，自入校起至留美毕业回国，

每人需二万六千余金，十名共计二十六万元。如此

办法彼此均有利益（一）可保存古迹（二）旗籍有

学额十名（三）学校有发展之地。有此三端用□。

冒昧函商至可否如此办理之处。

之所以给载涛写信，是由于曹云祥听说圆明园

主权仍掌握在摄政王载沣手中，而载涛正是载沣的

胞弟，两人关系密切。可见，曹云祥是希望借助载

涛促成此事。

第二天，曹云祥又致函政学两界巨子、自 1914

年起经常来清华讲学的梁启超，希望梁启超“撰著

保存圆明园文一篇，呈送摄政王，希冀借重鸿文，

俾达拨园目的。”此信由戴梦松代为转达。

10 月 19 日，载涛回复清华，称圆明园归内务

府管理，自己未便干涉，婉拒清华的请求。21 日，

内务府回函，“查圆明园地亩，本府前与该园佃户

累年涉讼，经法庭判令原佃户承种，无故不得增租

夺佃，亦不准该佃私行倒租倒佃等语。今贵校请将

该园地址拨用一节，本府因法律关系，碍难照办，

用特据实函达。”明确拒绝清华的请求。

虽暂遇挫折，但曹云祥校长并未放弃努力，

1924 年 7 月 25 日，曹云祥再次致函载涛，恳其帮忙。

同时，曹云祥又特意致函曾任溥仪老师的英国人庄

士敦。

1919 年溥仪 14 岁时，庄士敦由李鸿章之子李经

迈推荐，经徐世昌总统代向英国使馆交涉，正式被

清室聘为溥仪的老师。他向溥仪介绍西方文明，使

溥仪大开眼界。同时，他也是清室的保护人，赞成

复辟大清。溥仪曾赐他头品顶戴，加封御书房行走

等职。庄士敦对溥仪影响颇大。显然，曹云祥希望

借助庄士敦对溥仪的影响力，推动落实此事。

曹云祥动员庄士敦等人的同时，也在动员胡

适、王国维等人帮忙说话。清华筹备国学院时，

曹云祥通过胡适请王国维任国学院导师。在胡适

致王国维信中，曾提及曹云祥就圆明园一事商请

庄士敦。王国维为学术大师，1923 年曾任溥仪五

品南书房行走，实际上，后来王国维来清华也是“面

奉谕旨命就清华学校研究院之聘”的。胡适则是

誉满天下的名士，溥仪曾召见并表示钦慕。不难

揣测，曹云祥欲借助王、胡二人的影响，促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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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征用圆明园一事。

就在学校积极争取的同时，清华同学也积极建

言献策，丙寅（1926）级学生还组织了“设法保留

圆明园古迹委员会”，开展一些活动，协助学校开

展工作。

遗憾的是，直到曹云祥离职，征用圆明园一事

仍无着落。

1928 年，国民党北伐胜利，全国政治出现新的

气象，圆明园归北平市政府管辖。罗家伦校长积极

谋划将圆明园归并清华。1956 年罗家伦在其回忆中

提到：“我到校以前，大约有十年的时间不曾添过

一个像样的建筑，也可以说是停顿了将近十年。现

在既然改了大学，就不能不有新的建置，于是我把

整个的校址从新设计，另画蓝图。这个计划不限于

清华园内，而且打算把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亦准

备圈到大学范围以内来。”

北平市提出了清华征用圆明园的条件：（一）

圆明园全部由北平市政府租与清华学校办理清华附

属华北植物园。（二）每年清华出租金四千元，原

佃户租金由清华代收或由清华资遣佃户，自行耕种，

悉听其便。（三）合同期限三十年，期满或由市政

府收回，或另加租，临时再议。但收回时付赔偿费

不得过三万元。加租不得过一倍。（四）租园人须

开放作为公共游览或学术参考处。

与北洋政府时期内务府不同，北平市政府仍欲

坚持对圆明园管理的主导权，但已不像内务府那样

明确拒绝，而是提出条件，探讨双方合作的可能，

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1931 年初，有人在《清华周刊》发表文章，以

北平市政府的四项条件为基础，结合学校实际情况，

提出清华宜采取“租”“办”“永久之计”三步计划：

第一步，清华答应北平市政府四项条件，“租”

用圆明园。

第二步，清华在院内开办各项事业：（一）由

原有农事股、技术股、生物学系三机关组织设计管

理委员会管理之。（二）原有佃户，按设计方便，

资遣一部，余者加以部署，使成植物园之耕植者，

暂酌收租金。（三）另雇工司种植、修筑灌溉等事，

约需二十人。（四）分划全园为若干区，购苗种植。

（五）周园之原有园墙加以修葺，无墙处种以洋槐，

数年后即成天然围墙。（六）池沼水源，加以修濬，

山坡渐加平治，筑马路数条，纵横通贯。如此每年

所费约七千元，以后减少，因购种减少，而出产方面，

有相当收获，可以抵补。

罗家伦

梅贻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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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即永久之计，一面合办，一面由学校

进行交涉。如清华办理成绩很好，一定可得舆论支

持。最好能请政府当局划拨。如果不行，也可以与

北平市政府协商，清华出钱购买。所需经费，由学

校与毕业同学共同负担，当不难解决。

这个计划，既照顾北平市政府和圆明园内佃户

利益，又着眼长远，为清华最终征用圆明园奠定基

础，不失为一个详尽而可行的方案。

但这个时期，北方政局以及清华校务均极为动

荡。

国内，一方面日本侵略中国野心日益膨胀，在

东北、华北不断制造事端，直接策划“九·一八”

事变。另一方面，1929 年中原大战爆发，整个华北

局势深陷混乱之中。

校内，第二次驱赶校长风潮爆发，校长罗家伦

已于 1930 年 5 月去职，此后发生“拒乔”、“驱吴”

风潮，直至 1931 年梅贻琦出任校长，校务才告稳定。

政务、校务的不稳使得学校在征用圆明园这一

问题上推进乏力，征用圆明园一事处于停滞状态。

接收圆明园交涉过程

1933 年 5 月，国民政府组织“农村复兴委员会”，

调查农村状况、研究农村问题、进行农村救济、倡

导乡村建设。为推动高等院校参与复兴农村运动，

1933年6月16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825号令，

命令清华添设农学院。清华大学积极回应教育部要

求，开始农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 

同时，清华大学在呈教育部的报告中专门提

出划拨圆明园作为农学院实验农场。清华为此做

出三点承诺：第一，“该园址内所遗残物故物，

有保存价值者，本校自当设法保存，勿使毁弃。”

第二，“园内建有之‘三·一八’烈士墓及十三

师义冢各一段，约共占地数亩，本校可特为划出

保存，或于其四周酌植林树，尤足用资纪念，藉

垂久远。”第三，“有由经管人招人领垦者，本

校可暂酌令原户领垦，或更减收其地租。惟于种

植等事，应受本校指导，作为合作实验区。”另外，

清华还提出，少部分土地为政府留置，清华接管后，

应有按原价收回之权利。

这样，清华一面积极筹建农业研究所，一面开

始了与教育部、北平市政府关于划拨圆明园的交涉。

接到清华陈请后，教育部与北平市政府及北平

政务整理委员会进行沟通，转达了清华希望划拨圆

明园作为实验农场的意见。同时，教育部请清华遣

派干练办事人员与北平市政府就近接洽。

北平市政府对清华的请求反应消极，其回复教

育部电称：“圆明园遗址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园

内石柱太湖石亦有相当价值。上年七月间，本府为

慎重保管古迹起见，经邀集本市文化各机关组织遗

迹保管委员会，由该会负责保管并经议定整理保管

方案，由府分令所属各局对于各项建设分别切实办

理在案。一年以来，整顿设施，煞费经营，预期再

有两年即可渐臻完善。该园既系旧都伟大古迹之一，

且经该委员会实行保管，自未便再有变更。”

清华一面积极与教育部联系，一面设法打听北

平市政府对此事的态度。8 月 2 日，梅贻琦致信清

华校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沈鹏飞，探询北平

市政府对教育部函电意见及教育部对北平市政府回

电的态度。同时，请沈鹏飞查阅北平各文化团体会

议议定保留古迹不作别用的决议案是否在教育部备

案。

沈鹏飞给梅贻琦的回函中，抄录了北平市政府

复教育部的内容。这样，清华在教育部 25 日正式

转达北平市政府回电之前，提前摸清了北平市政府

的态度。沈鹏飞并透露：教育部长王世杰原来以为

圆明园归内政部管辖，只需通过行政院会议决议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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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清华即可。但根据北平市政府回电，圆明园归北

平市管辖，则原先设想的通过行政院会议决议划拨

清华的办法行不通。王世杰建议清华派遣熟人与北

平市政府当面接洽。

8 月 25 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转来北平市政府

关于圆明园的意见。虽然北平市不同意将圆明园划

拨清华，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函中最后仍指出“对

于此事，仍拟设法交涉。尚希贵校将接洽经过函司

备考为荷。”

面对北平市政府有意拖延，无奈之下，9月15日，

梅贻琦致函王世杰，明确指出：所谓圆明园保管委

员会是去年冬天圆明园中石件被经管人员凿毁引起

社会批评后，北平市政府为减少压力而成立的一个

机构，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成立一年来未再开会。

另外，圆明园石件遭破坏时，古物保管委员会曾函

请清华出面设法保护圆明园遗物。但清华考虑到北

平市政府没有表示，所以不便干涉。针对王世杰希

望清华先行与北平市接触商洽的建议，梅贻琦提出：

“倘由校方再与交涉，彼则一味以官话搪塞，殊难

生效。惟有恳请钧座即在行政会议中提出决定。盖

此种公地处置之权，当属中央，平市府不过负就地

保管之责。而新组之圆明园保委会又系隶属于市政

府，更非法定永久机关，自难争持。至经中央决定

以后，市府于交割时，或不无留难之处，可再由校

方设法疏通。因大问题既已定，则暂时啖口小利，

必可就范。再中央于决议或命令中，可加入责成该

校对于园中遗留古物设法保存等语，则平中文化机

关亦不致藉口反对矣。总之，此事惟仗钧部支持转

请中央决定拨给，则以后虽有小麻烦，校方自易解

决。目前，本校对于农场经费及人选，均有相当准备，

惟俟该园遗址问题解决后，一切即可进行。”可见，

梅贻琦希望中央能通过决议，并以中央名义令北平

市政府执行。

王士杰接受梅贻琦建议，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

“责成该校对于园中遗留古物设法保存”的建议。

在罗家伦等人支持下，此建议获得通过。1933 年 11

月 11 日，教育部转给清华大学《国民政府行政院

5245 号训令》，训令中转发国民政府第 535 号令：

“准中央政治会议函开：‘本会议第三七七次会议

讨论关于北平古物保管机关处分事宜一案，经决议：

（一）古物与建筑应以分别处理为原则；（二）处

理方法如下：……6. 圆明园故址交清华大学，办农

事试验场，原有古迹及石刻等应交该大学妥为保存，

相应录案函请政府查照办理’等由；准此，自应照办。

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该院分别转饬遵照办理，此令。’

等因；奉此，自应照办。除分令内政部、北平市政

府暨故宫博物院遵办，并函达中央研究院查照外，

合行令仰该部即便遵照办理。此令。”教育部奉此令，

“除分涵北平市政府查照将圆明园故址交该校办农

事试验场，并将原有古迹石刻等一并移交，由该校

妥为保存外，合行令仰遵照，并将办理情形具报。”

显然，梅贻琦的建议起了作用，原校长罗家伦也为

决议通过做出了贡献。

11 月 14 日，清华接到行政院训令后，立即组织

了“圆明园遗址接收委员会”，负责筹备接收事宜，

并派人与北平市政府商谈接管手续及移交日期。

尽管行政院通过正式决议，但北平市仍蓄意拖

延。始以尚未接到中央政府命令、继以须维持园内

佃租利、再以因清册缮造未齐等为由，搪塞敷衍。

行政院拨圆明园为清华大学实验农场消息传出

后，引起园内佃户的不安，他们联名致信梅贻琦，

强烈抨击清华接收圆明园为丧心病狂的兵匪之举。

北平市农会也开始介入此事。这样，一面是北平市

政府有意拖延，一面是社会舆论纷纷扰扰。

面对困局，清华一面积极与北平市疏通，一面

请教育部出面。12 月 5 日，梅贻琦请教育部给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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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发电催促。同日，梅贻琦拟文请行政院饬令北平

市政府移交，但考虑到与北平市政府关系，此文并

未发出。

12 日，沈鹏飞回复梅贻琦 5 日信函。他从清华

与地方政府关系角度出发，明确表示不赞成通过中

央命令的方式迫使北平市政府移交圆明园，仍建议

清华尽量与北平市政府疏通，“较诸用强硬手段易

得圆满结果，且以后办事或需市府协助之处尚多。

若用强硬方法，纵能接收，而感情破裂，则将来固

难望其协助，且恐遇事从中再梗，亦殊不利。”显然，

这也是教育部长王士杰的态度。

北平市政府虽不愿意，但也不敢公开违抗行政

院决议，遂勉强同意移交圆明园，但仍设置障碍。

12 月 30 日，北平市政府致函清华，提出三点要求：

第一，园内租户有永佃权，清华应予维持。第二，

园内佃户每年交纳 2683 元税收，清华应仍旧交纳。

第三，园内建筑遗址经保管委员会保管在案，清华

应予维护。

对这三项要求，清华一一回应，照单全收。对

于园内佃户权益，清华表示：“原在该园领种各佃

户之所有先行法律保障之权利，自不因之变异。本

校除遵令负责保管园址及古迹外，对于佃租农民，

当予以协助指导，藉促农业改进。将来本校有需用

某部土地之必要时，亦当对农民应有之权益予以救

济。”对于税收，清华表示“本校极愿勉尽棉薄，

暂纾贵府困难。……拟自本校正式接收后，每年协

助市府国币贰千陆百元，定以三年为期。”

清华提交回复后，北平市政府派颐和园事务

所所长许保之来清华商洽移交手续，并由颐和园

事务所呈复北平市政府。不料北平市又节外生枝，

称“原议定协款每年贰千陆百元，系根据前次函

达收租贰千陆百数十元计算。现查觉该项租金计

算有错漏之处，实数应为叁千零数十元，兹特商

情贵校改按此数，重定协款。”为避免夜长梦多，

清华不愿再生枝节，同意增加协款数额，每年

3000 元，为期 3 年。

1934 年 2 月 9 日，北平市政府致函清华，表示

遵行行政院令，将“保管委员会”撤销，废止其章

程。4 月 2 日，北平市政府发给清华 251 号公函，

通知正式将圆明园移交清华，撤销圆明园保管委员

会，该委员会组织章程废止。公函并提出四点声明：

第一，圆明园图只有一份，清华欲取用，可以借绘。

圆明园界址，以工务局此前测量时设立洋灰桩为准。

第二，圆明园土地、遗物清册随文移交。第三，清

华每年缴纳税款 3000 元。1933 年以前欠款，清华

代为催交。第四，园内砖石，在不妨害历史遗迹前

提下，北平市政府随时商明清华酌量提用。对此，

清华表示接受。

之后在接收圆明园交涉进行中，1934 年 3 月，

清华草拟了《国立清华大学管理圆明园地亩办法》；

学校秘书长沈履还特地请法律系主任燕树棠详加研

究，避免出现法律漏洞。同时，清华专门查阅了晚

清时期内务府的有关档案，以及一些有关土地官司

的档案，以备接收时使用。应该说，清华为接收圆

明园做了充分的准备。

4 月 4 日，清华派人会同颐和园事务所人员，

依照清册接收了圆明园。至此，接收工作暂时告一

段落。

接收后的风波

清华虽然与北平市政府办理了接收圆明园手

续。但这只是形式上的接收，随之而来的诸多困难，

使得清华直到 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都未能实现对

圆明园真正意义上的接管。

首先，是如何管理园内佃户问题。

接收圆明园后，清华一方面立即着手调查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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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园房屋租赁情况并抄送住户名单，函请教育部高

等教育司查阅。清华管理圆明园地亩办法奉教育部

14821 号命令，商同内政部会议修正，准予备案。另

一方面，清华发布公告，要求园内佃户缴纳租金。

但是，佃户李文奎等人一面呈请行政院，请其收回

圆明园拨给清华的成命，一面撕毁清华布告，拒缴

税款。税款无法收缴，1935 年，清华给北平市政府

缴纳税金也因此停止支付。停止支付税金，成为抗

战后北平市政府拒绝划拨圆明园给清华的口实之一。

其次，北平市政府或明或暗支持部分佃户的抗

议行动，继续阻挠清华接管圆明园。冀察政务委员

会委员长宋哲元电请行政院收回将圆明园拨给清华

的命令，恢复圆明园以前的管理体制。北平市长秦

德纯也函请清华，希望清华做出让步。作为北平最

高军、政领导，宋哲元、秦德纯的姿态，势必严重

影响到清华对圆明园的接管工作。

再次，当时国内、尤其是华北局势日益严峻，

1931、1932 年相继爆发的“九·一八”事变与“一

·二八”事变，成为日本侵略中国明显的信号，

东北逐渐沦陷，华北局势暗流涌动。清华师生已

经意识到，中日之间战争不可避免。很多教授主

张从速准备，“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为了使

学生准备作战，许多教授也改变了他们的授课内

容。”梅贻琦校长在 1932 年开学典礼上，不无担

心地指出“华北的危机，是随时可以触发的。”

秘书长沈履在 1936 年度开学典礼上明确指出：“清

华是在北平，北平现在已经是国防的最前线，这

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在这种大形势面前，清华校方预先为未来全面

抗战做准备。1935 年，清华决定停止在校内修建一

所规模颇大的文、法学院大楼，把 40 万元基建款

项转投长沙岳麓山，筹建一套新校舍，以作为华北

战事爆发的退步。出于准备抗战的战略考虑，清华

与湖南省政府签署秘密协议，清华在湖南开展各种

研究。其中包括由湖南省政府提供部分土地，清华

大学与湖南省高等农业学校合作的项目，并订立合

作办法。 如此，完全接管圆明园迁延，原来制定的

圆明园管理办法的相关办法暂缓实施。

以上种种原因，使得清华对圆明园管理进展缓

慢，到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清华未能对圆明

园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拥有与管理。

四十年代后期交涉
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

争的伟大胜利。1946 年 5 月 4 日，梅贻琦在昆明宣

布西南联大结束，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复员北上。

清华校领导对复校有长远宏大的规划。不仅仅

满足于恢复到 1937 年前的水平，还力图更上层楼。

清华“复员不是‘复原’，而是要从原来的地位上

向前不断地迈进，它有积极的新生，改进的意义。

清华的复员工作，不只是使她的外表恢复旧观，更

重要的是她有新生的改进的内容。”

冯友兰曾提出建设“大大学”，其中“必需有

很多冷僻的学问”，“使他们能够包罗万象”，“什

么专家都有”。这种“大大学”的职责不只是教育

学生，而且“是国家的智囊”，要“负起时代的使命”。

梅贻琦表示清华“不应以恢复旧观为满足，必使其

更发扬而光大，俾能负起清华应负之使命。”

学校恢复且扩充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扩大学校

的院系、研究所设置规模。其中，在原有的农业研

究所基础上，成立农学院。随之而来的，便是农学

院试验农场问题。于是，圆明园接收问题再次进入

清华大学议事日程。

1946 年 11 月 23 日，农学院函请梅贻琦校长，

称该院“拟于明春开始田间试验工作，据估计结果

农田颇不敷用，”请学校出面，设法收回圆明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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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田间试验工作用地。当天，梅贻琦批示，请相关

人员查阅关于圆明园文书档案。10 天后，校长办公

室文书组将 1933－1937 年间有关圆明园交涉的经过

整理后提交校长梅贻琦与秘书长沈履。 

面对清华大学提出的再次征用圆明园的请示，

北平市政府态度并不积极，其转来颐和园事务处函

称，“圆明园地亩租收为该所经费大宗，应照本校

与前市府议定成案，先行核议协款，再将该址移拨

由。”虽然消极，但从颐和园回复看，毕竟还有回

旋余地。

此时，清华正忙着与国民政府、军方、北平市

政府等各方交涉接管清华园。由于接收过程中，军

方与政治势力强行介入，处处刁难清华，并乘机大

肆洗掠，“接收”变为“劫收”，使得清华战后复

员工作严重受阻。学校各项工作头绪繁多，与北平

市交涉征用圆明园一事不免受到影响。

1947 年 9 月 1 日，梅贻琦致函北平市政府。梅

贻琦首先说明，1934 年 3 月北平市政府曾将圆明园

《国立清华大学管理圆明园地亩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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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亩佃户等清册移交给清华，清华已经勘验接受。

接着，梅贻琦提到，由于当时华北局势恶化，农学

院筹备受到耽误。为此，1937 年春，清华又函请北

平市政府仍委托颐和园事务所代为管理。随着抗日

战争全面爆发，清华奉教育部命令南迁，圆明园亦

随北平市沦陷而沦陷。公函最后，梅贻琦提出“兹

因本校复员以还，农学院需要积极筹设农事试验场，

以期促进农业而利学生之实习，拟即收回圆明园旧

址以资应用。”希望北平市政府将圆明园地亩情形

告知清华，以便办理。

1947 年 11 月 5 日，北平市长何思源回复清华，

对梅贻琦公函中问题逐一答复。

首先，何思源指出，根据 1934 年北平市政府与

清华大学移交圆明园协定，清华连续三年代交原来

由圆明园佃户缴纳的每年 3000 元税金。但清华只

在 1935 年缴纳一次，1936、1937 年并未履行协款

义务，“似嫌爽约”。

其次，清华称 1937 年曾函请北平市政府让委托

颐和园事务所代为管理圆明园，“本所无案可稽，

该校有无依据，未便悬揣。”实际上否认代管一事。

第三，在北平沦陷期间，圆明园已被颐和园事

务所收回。

第四，根据登记，1946 年圆明园水旱地较 1934

年移交清华时均有增加。1937 年前，圆明园经费由

清华上缴北平市政府，再转给颐和园事务所使用。

1947 年，颐和园事务所改为经费自足，所有圆明园

地亩年租，均列为正项收入。

由何思源回复可以看出，此时北平市政府对清

华征用圆明园的态度，又退回到 1934 年清华接收以

前状况。

在 1947 年 11 月 20 日下午召开的复校后第 12

次评议会上，梅贻琦向评议会报告了学校向北平市

接洽经过及何思源复函的内容要点。

遗憾的是，由

于资料有限，现在

无法得知此后清华

大学领导关于此事

的思考以及与北平

市政府交涉情况。

此后，内战日亟，

北平地方当局与清

华自顾不暇，遑论

圆明园交涉？

北平解放后，

清华大学与圆明园均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清华大学继续作为我国重要的教育、科研中心

之一，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等方面为

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初，筹办 101 中学时，曾有人提出征用圆

明园部分地段。周恩来总理说，“圆明园要保留，

地不要拨用了。帝国主义把它烧毁，以后有条件，

我们还可以恢复嘛。”筹办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今

中共中央党校）等时，也是在周总理、北京市市长

彭真的坚持下，征用圆明园的计划没有通过。圆明

园被辟为公园供人游览。

校园始终是学校办学最重要的物质条件，是历

任校长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从 1916 年到 1948 年

间的 30 余年里，周诒春、曹云祥、罗家伦、梅贻

琦等持续不断努力将圆明园纳入清华，为学校长远

发展不遗余力争取资源，虽然最后功亏一篑。解放

后蒋南翔校长争取将京包铁路移出清华。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李传信、高景德、王大中、贺美英等学

校领导也积极扩大校园。可以说，一部清华大学面

积扩大史、建设史，就是半部清华大学发展史。当

后世师生徜徉于美丽如画的校园时，应时时铭记这

些清华各个时期掌舵者的艰辛努力。

周诒春




